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沙汀的影响

邓 利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沙汀产生了双重影响，决定了沙汀的政治身份和启蒙主义的文化思想。这种影响反映到他
的创作中，使沙汀的创作兼具意识形态与思想启蒙双重价值诉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通过两条路径对沙汀产生影响的，其
一，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党人及其活动；其二，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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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出生于 1904 年，1911 年在家塾发蒙，
1916年随舅父的部队四处流动，1918年结束动荡
的生活，回家继续读书。1922年进入四川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夏毕业。如果将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时间定为 1915年至 1927年①。显然，
沙汀未能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参与其中，但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沙汀的政治选择和文化思想产
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浸染到沙汀日后的文学创
作中。

一、政治身份的确立
沙汀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于 1922年。当

年，沙汀借助舅父的关系到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读书。进入学校半年左右，沙汀补上了因生活在
闭塞的家乡而被隔绝的“五四”一课，学校的教员、
同学和氛围让沙汀开始全身心地接受社会主义新

思潮的冲击，沙汀开始由一个落伍的绅士子弟向
一个时代青年过渡。
根据沙汀回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

好，校风淳朴，又是原早低级师范的后身”②，当时
教员们很多都是成都知识界的名流或高等学校的
老师，水平很高。在这些教员中，对沙汀产生影响
的是教国文的袁诗荛与张秀熟。张秀熟说：“我教
过他们国文，除了教科书，我还自选《新青年》这类
刊物的文章，选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沙汀这些学生
已经不爱只听古文了”。③张秀熟和袁诗荛不是一
般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他们是四川最早
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张秀熟于
1913年进入共和大学中学部读书，这所学校是同
盟会员在成都创办的，“一入校就受到革命气氛的
影响，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各种活动”④。袁诗荛早在
1916年就参加张澜招募的护国学生军。在 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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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其间，张秀熟和袁诗荛都积极参加与组
织领导四川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分任
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理事长、副理事长，成
为四川学生运动的领袖，共同领导了成都高等师
范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袁诗荛率先向
全校宣读有关五四运动的详细报道，倡导并成立
“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带领同学上街宣传并通
电全省，联合各大中学校师生罢课、游行和集会，
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组织群众到督军署和省
长公署请愿，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激动人心的
演说。两人都受到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者
王右木革命思想的影响。1920年上半年，王右木
曾邀约张秀熟等人到他家里座谈，给他们讲解军
阀割据和封建势力统治的危害，结合四川情况分
析当时的政治形势，两人在学校多学习马克思主
义，鼓动他们毕业之后回到家乡改造乡村，组织一
种势力，造一番新局面。王右木还约张秀熟和袁诗
荛谈心，分析自己对五四新文化的看法，给他们预
测发展趋势。张秀熟和袁诗荛 1921年一起到南充
县立中学任教，他和袁诗荛接受王右木委托，积极
推销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参加吴玉章在学校
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在王右木
的引导、鼓励下，张秀熟和袁诗荛相信只有民主和
科学才能救中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对沙汀

的政治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沙汀的两位同
学：张君培和周尚明。张君培原籍涪陵，父母双亡，
只身流浪到成都。刚到成都时，张君培在成都高等
师范做校役，做工的同时在该校师生主办的夜课
学校学习，期间得到王右木的辅导，最后考上了四
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以说在故乡尽管我也听
到‘巴黎和会’和‘二十一条’，乃至‘火烧赵家楼’。
还见到过印有袁世凯头像的纸币，以及一副谐联：
‘头儿剃得光光，小民都无发矣；银圆使成票票，总
统其有脸乎？’可是直到通过他，我才逐步理解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我之接受社会主义思
想，爱好社会科学，注意当代社会问题，都同他分
不开。而他之对这些问题的钻研，则有赖于王右木
对他的帮助。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还有少数秘密
流行的‘禁书’，以及一些抄稿。他不止于钻研社会

问题，还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经常在谈话中进行宣
传。而且往往和一些思想保守，以及少数认为他出
身微贱的同学进行论争。①沙汀自结交张君培后，
接受新思想的愿望非常迫切，乃至于放假都不回
灌县舅父家，而是同张君培一起留校读当时的进
步书刊。在张君培的引导下，沙汀还把舅父寄给他
的呢制服、皮鞋、自行车搁置不用，学着穿斜纹布
衣，踏草鞋或便鞋，不用洋袜用布袜，感觉只有这
样才能做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青年。周尚明比沙汀
低一年级，但沙汀认识周尚明时，周尚明已经入
党，而且还是成都市共青团的领导成员。周尚明的
家景比较清贫，父亲是个裁缝，因此周尚明寒暑假
都很少回家，而是同其他几位由于路途遥远、往返
十分不便的同学，一道留校生活、学习。在校期间，
沙汀除了和艾芜、张君培交往甚密外，和周尚明也
相处得十分密切，尤其是在校的最后一年。1927
年，周尚明成为沙汀的入党介绍人。
受上述这些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老师和

同学的影响，沙汀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期间参加了各种进步活动。1922年，沙汀参加了
由王右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的争取教育经
费独立的活动。沙汀和同学们直接来到省议会，议
长熊晓岩、副议长曹叔实都躲避，沙汀和部分同学
立即冲到熊晓岩的公馆里去，想请他到省议会同
群众见面，求得教育经费得到合理解决。熊晓岩躲
避在外，于是沙汀和同学们捣毁了熊晓岩家的豪
华家具。沙汀还参加了学校进步人士组织的抵制
日货和由成都青年会提倡的“平民教育运动”。“当
日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李璜、曾琦的国家主义派
也早已出笼了。他们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
的三大政策。而在省立师范，我们则经常同一批
‘哈巴狗’唱对台戏”②。“我记得，就在参加平教工
作之后，艾芜离开四川以前，我们和其他两三位同
学，还联名发表过一张油印宣言，表示向旧社会
‘宣战’”③。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沙汀还
上街教过几次课，听课的人中有小贩、苦力还有家
庭妇女。沙汀教他们认字、看报，通过这些活动贴
近底层人民。参加这些活动之后，沙汀领会到了
“五四”精神的真实含义，真正透过它表面繁华的
雾罩，了解到成都当年一般贫民的疾苦。在袁诗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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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领下，沙汀和艾芜一起撰写稿件、油印资料，
在学校散发这些文学小刊物，后来又走出学校到
社会传播这些刊物。沙汀在学校其间参加的进步
活动为他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1927
年，沙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安县第一位党
员。随后，沙汀根据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刘愿庵的
安排，回到安县进行革命活动，筹建安县国民党县
党部，并协助主持安县团务干部学校。
沙汀开始写作是 1930年，正式发表小说是

1931年。也就是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沙
汀在正式将文学视为终身职业之前，已经具备了
作家身份之外的另一种身份———中国共产党党
员。而且，他在正式从事文学创作之前，已经深入
到基层社会进行了切实的社会活动，是革命活动
的实际工作者和执行者，而非理论的宣传者和“制
造者”。以此而言，沙汀的政治身份与同时期其他
左翼作家有着较大的不同。对政治的选择和中共
党员的身份使沙汀在创作之前就设置了创作的目
的，决定了沙汀在文学创作中的角色和选择，决定
了沙汀创作之初就是以革命者的价值观介入现
实，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
彩,顾及文学作品的现实有效性。我们可以从 1931
年 11月 29日沙汀和艾芜给鲁迅写的信中看到，
沙汀在创作之初就将文学视为自身参与社会改革
与革命的途径，“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
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因为我们
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
费气力，毫无意义的”①。即便是在收到鲁迅的回
信，指出“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
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②的指导
后，沙汀也只是很少写知识分子了，依然执着地写
革命题材，就算是对革命题材不熟悉，从报纸等二
手材料拿来也要坚持写革命题材，“我就很少写知
识分子，转而从报上和其它方面搜集一些传闻，如
有关红军的、苏区的、‘一·二八’战争的，等等，写
政治的题材了。只有《孕》等二三篇是以知识分子

为题材的，因此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航线》，收入的
主要是反映红军、苏区、‘一·二八’等的作品”③。
沙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俄国煤油》想表现的主题
是“反映大家欢迎中苏复交”④，作品在知识分子的
感伤情绪中生硬地加入向往社会主义苏联的时事
思想，充分反映了沙汀的政治倾向。
《法律外的航线》出版于 1932年，这是沙汀的

第一本小说集，收入的是沙汀 1931年 4月至 1932
年 8月创作的 12篇小说。从题材来看，多涉及当
时影响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撤退》反映
“一·二八”战争中反动军队的不抵抗政策。作品积
极配合重大的政治运动, 都是与当时的现实斗争
相关的政治题材，比如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肆
意横行和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法律外的航
线》）；描绘军阀、军警疯狂“剿共”的白色恐怖（《恐
怖》）；反映农村的破产和动荡（《风波》）等。沙汀凭
着政治热情，执着于革命题材，而自己并不熟悉这
类题材，大多带着先入为主的意念，造成这时期作
品公式化、概念化、程式化倾向，人物形象模糊,情
节单一，属于印象式创作。这种创作倾向在当时便
遭到了茅盾、韩侍桁等人的批评,“只有社会的表
面的观察。因此他描写出的，完全是社会的现象，
与真实的生活的图画就有天壤之别了”⑤。沙汀本
人也在后期表达了对早期创作的不满,认为“这时
期我在创作上的主要意图是: 反映当时的土地革
命运动。但是，由于我没有直接投身在这个伟大运
动当中，只是间接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和它在一
般社会上激起的反响，这就大大限制了我的意图
的实现。因此，我在这一时期写的作品，从我现有
的水平来看，它们一般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概念
化倾向,……严格讲不能算是小说”⑥。沙汀意识到
“多是凭一时的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信拼制而成
的。正惟其如此，写起来吃力不必说了，最主要的，
是颇难于写出一个压秤的人物”⑦。就在沙汀抛弃
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转而将眼光投向四川，写我
比较熟悉的川西北偏远城镇”，“不但写起来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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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点创作个性”①之后，也没
有忘记表现“反映时代冲击圈内的主要生活斗
争”②，他依然站在明确的政治立场上进行文学叙
事，执着于揭露社会的黑暗，丑化与嘲讽统治阶级
以权谋私、国家意识缺失。《在其香居茶馆里》揭露
国民党基层政权在兵役问题上的黑暗。《灾区一
宿》《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揭示北川灾情的真实
情况，为红军正名。《战后》对当政者所发动的战争
给予强烈的批判。《代理县长》《丁跛公》《防空》等
小说则对国民党基层官僚进行讽刺和揶揄，揭露
国民党官员的丑恶本质和日益腐烂。《老烟的故
事》“反映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发
动的反共高潮”③。与《法律外的航线》中的作品相
比，此时沙汀的政治倾向并未减弱，只是转变为
深沉了。这种深沉体现在，沙汀既写出了小说中
人物意识的转变过程，又写出了这种转变的基
础，并由此论述革命的可能性。这突破了之前沙
汀以作者的声音和作者一厢情愿的意图来改变
人物意识的生硬笔法, 也突破了过去仅仅论述革
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不足。《酵》中的大圆，沙
汀在写他的转变时，写出了引发他转变的原因，
通过大圆思想意识的转变，又达成了革命合理性
和可能性的表述。

二、启蒙思想的形成
沙汀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不仅接受

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
想，还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由此孕育了启
蒙主义的萌芽。“我喜欢郭沫若的诗歌和鲁迅的
小说，鲁迅的《故乡》几乎能背下来。我学会了思
考问题，开始探求人生的意义”④。引导沙汀接触
五四新文学的人主要是艾芜。艾芜还在高等小
学读书的时候就大量阅读《新青年》《新潮》《每
周评论》。到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与高
年级的同学筹办《繁星》诗刊。艾芜总是千方百
计阅读创造社出版的刊物，他在校时读的书百
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创造社的。就是后来到云南

昆明、缅甸仰光，创造社对艾芜的影响都占有重
要位置。艾芜常说，他的思想是跟着创造社转变
的。在四川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艾芜还参加了
演出成仿吾剧本的活动。艾芜读了创造社的书籍
之后，常常和沙汀展开讨论。在艾芜的影响下，沙
汀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的作品，艾芜回忆说：“沙
汀与省一师其他同学一样用功。他不仅搞功课，
还在课余找有新思想的文学书来读，这就与别的
同学不同了。为此，我们接近起来。读创造社的
书，读《小说月报》《语丝》。我买不起，沙汀听说
书到了，便跑去买来，他看我也看。商业场上的
华阳书报流通处，专卖上海、北京的书。还有一
家书店卖泰东书店出的创造社的书。商务出的
书，是在青石桥街上。我们经常一块跑去翻看新
书”⑤。沙汀最早读到的白话诗，有胡适的《尝试
集》、康白情的《草儿》，“开始是读康白情的《草
儿集》，感觉十分新鲜，大异于我过去读过的唐
诗”⑥，这些新诗引发了沙汀对新文学的兴趣。在
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作品中，沙汀尤其喜欢郭沫
若和《女神》以及鲁迅及其作品，鲁迅和郭沫若
的作品，打开了沙汀的眼界，培养了沙汀的文学
兴趣。“而我至今尚能背诵一些篇章的，却是郭
老的《女神》，因为它使我在思想感情上起了一
个脱胎换骨的变化，真正接触到了时代的脉
搏”，“从此，凡是刊载有郭老文章报刊，由他主
编的刊物，从《创造月报》到《文化批判》和《洪
水》，我都要买来看。当时成都市有个商业场，
其中有一家专门出售五四以来涌现的书刊，叫
‘华阳书报流通处’，是一位姓陈的经营的，就
常有我的脚迹”⑦。沙汀多次回忆到“华阳书报流
通处”买创造社的书刊的事情，“买书是在商业
场里陈育庵开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专卖有关
新文化运动的书刊。陈为四川做了好事，可惜
后来赶船淹死了。我每星期至少要跑那里两
次，买书、看书。《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未名》
《莽原》以及后来的《语丝》，往往一到便抢光。商
务用‘共学社’名义也出了些好书，如俄国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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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小说集，都是名著，耿济之、耿世之译的”①。沙
汀被《女神》狂飙突进般的激情所震慑，被冲决一
切罗网的反抗精神所打动，“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
的太阳，/不能再在这神龛之中做甚神像”这些表
现生命自由的句子，沙汀倒背如流。对于鲁迅的
《故乡》，沙汀多次回忆说，“另一个叫昌福馆，那里
有个‘普益书报阅览室’，陈列有市场上已经绝迹
的久负盛名的书刊。我记得，鲁迅的《故乡》，我就
是在那里读到的，当时《呐喊》尚未出版。因为有位
同学，对它赞不绝口，可我读了两三遍才读懂! 而
从此以后，鲁迅的著作，也把我吸住了! ”②，“一天，
在普益阅报社，读到了鲁迅的《故乡》。我一下就被
那弥漫全篇的抒情笔调吸引住了，被小说结尾那
诗一样的哲理性的警句征服了。从此，我就爱上了
鲁迅的著作。我从他的著作中，受到启发，学会思
索问题，探求人生意义和分析接触到的社会现象”
③。1926年，沙汀到北京之后，将鲁迅的书一网打
尽，尽可能全部都搜集起来进行阅读，鲁迅成为沙
汀的偶像。
沙汀还阅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新办的各种

文学刊物，“他还建议广泛阅读当时北京出版的几
种刊物：《新潮》《语丝》《猛进》，乃至《现代评论》，
以及一批有名的著作、译文，并告诉我购买这些书
刊的地址”④。1926年在北京，沙汀独守旅馆，狂热
地读着这些杂志和“北新”、“未名”两家所出的新
书。
如果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主义思想

的接受影响了沙汀一生的政治选择，那么，对五四
新文学的接受，则决定了沙汀的文化选择，开启了
沙汀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对“启蒙主义”情有独
钟，“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
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
这人生。”⑤。郭沫若在《女神》中高扬自由的精神。
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就是思想启

蒙运动在文学场域中的体现，沙汀在阅读鲁迅、郭
沫若等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同时，接受了思想启蒙的
内容，而且这种影响渗透在他的骨髓之中，成了一
种潜意识，沙汀本人未必意识到此。这种潜移默化
的影响使沙汀在明确的政治意识之外，多了对人、
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关注，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
的同时，始终又刻画着中国民众身上的国民性。
沙汀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情景是，底层人面

对底层人受难时，发出开心的笑或者尖叫。沙汀的
第一篇小说《俄国煤油》中反复出现“俄国煤油快
到了。哼，非常便宜！只等中俄会议成功，就快到
了。……哼……”⑥，这些叙述展现着沙汀的政治立
场，但尽管如此，沙汀也忘不了刻画“看客”形象，
罗素躲让车子，将一个半老妇人的碗打烂了，车夫
们都不做生意了，围在那里看，三四个“娘们”也围
成半圆。他们笑着，还打着口哨。罗素躬身下去捡
碎片，一只小脚踢向他的鼻尖，随后是一片洪亮的
笑声和叫嚷，身边那孩子也张着嘴笑着。拾荒的小
女孩被人撞翻了，仰躺起，手脚朝天，收荒人大笑
起来，调戏说“看把尿罐子碰破啊”。⑦《没有料到的
荣誉》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九·一八”事变，但一群
人对“九·一八”毫无感觉，却在笑谈他们谁都不认
识的三姨太，三姨太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成为
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空虚时的谈资。国难当头，店老
板夫妇似乎国难与他们无关，只关心收钱。一个爱
国人士跳江自杀，想借此唤起人们的爱国之心，但
近视眼看到这则消息之后说，“唉，笑死人！———
这个骗子！”，他把一张报纸扔在桌子上，又笑嚷
到，“你们看那一面！———简直是一个大笑话！”⑧，
爱国者的死成为了人们的笑话。《兽道》中没人同
情魏老婆子一家的遭遇，反而“认真地鉴赏着，有
的还拍着手掌来表示自己的满意”。⑨不时掀起一
阵惊呼。魏老婆子的媳妇受辱上吊后，邻居“擤一
擤鼻涕，然后摩擦着手掌，懒拖拖地告诉我说”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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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似乎述说着一件平常的事情。魏老婆子疯了
之后，几个站在门口看街的女人，老远就焦眉皱
眼，随即退进门槛里面去了。焦眉皱眼表现出对魏
老婆子的厌恶。魏老婆子丝毫得不到同类的安抚与
帮助，只能在贫贱百姓的谈论和注视中走向生命
的终点。“笑”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内在体现出的是
人心的冷漠、无聊，通过“笑”的描绘，沙汀批判了
中国国民缺乏爱和同情以及空虚无聊的劣根性。
在《困兽记》等作品中，沙汀也揭示了中国人

的奴性心态。《困兽记》中吴楣的痛苦不是源于自
己对丈夫李守谦还有感情，也不是因为得知李守
谦另有新欢，而是因为失去李守谦的宠幸而深感
悲哀。《有才叔》中面对混乱不堪的战乱，巡逻队伍
的搜查，有才叔哀叹“我真活够了”，三次感叹“真
是，‘宁作太平犬’”，唯一愿望便是得到一张良民
证。《轮下》向我们展现了旧式知识分子顾忌面子、
畏惧权势、渴求苟安的奴隶性格。《还乡记》中，民
工们不愿建造乡公所，但也只是躲避了几天，之后
又来做工，因为他们知道只能逆来顺受，还安慰自
己“退后一步自然宽”，农民不同意地主强占他们
的竹笋，但地主许诺给农民留下十斤后，农民们便
立刻妥协。
沙汀的小说还揭示了中国人的愚昧。《还乡

记》中的冯有义和其他山民很迷信，将老鼠看成带
着某种神秘性的生物，认为家里没有老鼠就是没
落的征兆。冯大生将抽烟当作医治疾病的手段。
《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里，放映机坏了，乡民一致
认为是没有去敬太子菩萨。还有人补充佐证，有一
个戏班子不懂规矩，演戏之前没烧一两柄钱纸，结
果演目连戏时，一叉就把演刘十四的演员钉死了。
大家都相信这是真的。
《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作品揭露国民党基层政

权的腐败，这似乎已成定论，但即使是在这类作品
中，沙汀也有对人性弱点的揭示，尤其揭示人的自
私和贪欲。《在其香居茶馆里》新县长借口整顿兵
役，其实是以此为借口，中饱私囊。联保主任方治
国“两眼抹黑，见钱就拿”①。《淘金记》里各个阶层
的人之所以沆瀣一气、勾心斗角，实际上是人对金
钱的贪欲使然。政府官员国家意识缺失，私心泛
滥，下层民众同样有私欲。《公道》中，两亲家为儿

子/女婿的抚恤金争吵，暴露出下层民众的贪婪和
自私。《模范县长》则揭露了人们思想中残留的封
建意识，“我”的叔父一定要“我”到官场上去染一
水，钻一条路子出来。揭示了隐藏于国民意识深处
的顽固不化的官本位思想，指出这种唯官为上的
官本位思想正是滋生官场贪污腐化的温床。
如果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看，《在祠堂里》里

就不仅仅是揭露军阀的凶残，还包含着对自由的
追求。从连长太太对母亲的时常抱怨，可以得知连
长太太的婚姻是母亲为了钱包办的。连长太太和
那位已经逃跑了的男性才是真心相爱。连长在卧
室的咆哮和拳头，都不能改变连长太太爱所爱的
人，直至被活埋。连长太太为了争取自由婚姻宁死
不屈，体现出现代人对自由的坚持。连长将人活埋
揭露的是人性的残暴。周围的人将一件残忍的事
件当成闲谈的话题，而且很羡慕这位女性被连长
供养着的生活，“‘拿到福享不来呵! ’肉电报立刻
表示了同意，声调里充满着羡慕，‘要吃有吃，要穿
有穿，换个别的人么，恐怕屁股也是喜欢的哩’”②，
邻居们的愚昧、冷漠展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
部短篇隐藏着作者在后现代意义上的对于自由的
思考，表现了觉醒者的孤独和生命的脆弱，批判了
多数人的蒙昧，作品隐藏着深厚的启蒙主题。

三、双重影响下的创作特色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在文化等诸多方面对中国产
生了重大影响。就沙汀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沙
汀的双重影响决定了他创作特色的形成。1936年
周扬发表《现阶段的文学》，1946年何其芳与吕荧
“关于‘客观主义’的讨论”的通信发表，周扬和何
其芳都在鲜明的政治立场下肯定了沙汀对于国统
区黑暗现实的揭露，但他们也指出沙汀在小说中
不能集中地、有意识地把握这个时代的要害或本
质。1981年黄曼君发表《论沙汀创作的现实主义
特色》指出沙汀现实主义创作的缺陷和局限是“对
现实生活的概括却缺乏更为开广的政治幅度和更
为深远的历史高度”③，对于沙汀的创作，他们共同
指向一个事实，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理
念在沙汀的创作中体现不够鲜明、深刻。而沙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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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其创作生涯中，至少主观上从来没有想到回
避意识形态，他始终认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是反
映现实和向往革命，而且始终将革命的倾向性视
为自己参与革命事业的途径，也始终用革命的标
准来衡量自己的作品，“力求写出来的东西有利
于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同时坚持下去”①。这就
出现一个悖论：沙汀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相背
离，至少客观上没有完全达到沙汀的主观意图。周
扬、何其芳、黄曼君共同认为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
是沙汀由于“生活太狭窄”导致了“思想认识上的
不足”，“主要应该从他的生活实践的深度和广度
以及把握生活的思想认识的高度上去找原因”②。
但和其他左翼作家相比较，沙汀的生活实践并不
比他们少，而且他的社会实践活动还比较丰富。显
然使用生活的熟悉程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是不够
的。原因或许是多重的，包括不能娴熟使用现实主
义的创作技巧，但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
四新文化运动对沙汀的双重影响导致的。
沙汀从事创作之前的党员身份以及革命活动

决定了他创作的目的背负了非文学因素，带有严
肃的政治目的和浓烈的政治色彩。而他所受的五
四新文学尤其是鲁迅的影响，又让他保持着启蒙
主义的理想。在沙汀的内心深处，文学、革命和启
蒙相互纠结。理性的端口，沙汀是想借助文学参与
革命，但在实际的创作时，潜意识支配着沙汀时常
不忘启蒙主题。沙汀担任过“左联”的常委会秘书
和小说散文组组长，但他从未像蒋光慈等人一样
否认过五四新文学的功绩。他的革命者的身份在
严峻的现实社会中，迫使他在伦理和道德选择上
做出革命意识和革命观念上的逻辑演绎。而五四
新文学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在灵魂深处左右

着沙汀对现实的认识。于是在沙汀的文本中往往
存在两种话语，显在的话语是革命叙事伦理，对
此，沙汀倾注了大量笔墨和心血，从阶级的角度揭
露黑暗政治，表现革命真理，体现着沙汀的政治倾
向和对文学功能的定位。潜在的话语是思想启蒙
伦理，这是沙汀无心插柳而柳成荫地对中国国民
丑陋人性的描绘。两种话语相互依赖而又相互抵
制。前者体现出一个革命党人的作家对现实的态
度，后者体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国民精神的
现代性关照。沙汀对政治的不懈追求阻碍了他对
启蒙主题的深度挖掘，而他对启蒙主题的有意或
无意的表达又解构着他对于政治描写的整体性。
这就形成了沙汀作品政治主题不够鲜明，而人物
性格也不够深厚，个性也不够突出的缺陷。这就不
难理解为什么周扬、何其芳和黄曼君等评论者都
感觉沙汀作品的政治色彩不够浓郁了。
不过，虽然五四新文化对沙汀形成的双重影

响让他在政治和启蒙之间摇摆不定，造成沙汀创
作的某些局限。然而，局限也蕴含着特色。革命叙
事伦理和启蒙思想伦理并非水火不相容，相反，它
们是可以交融得天衣无缝的。这两种话语在沙汀
的作品中时常处于相互调和与相互折中的状态。
沙汀作品中对统治者的揭露、批判常常是与剖析
国民的愚昧、落后相结合的，而且结合得很巧妙，
惟其如此，取得了针砭时弊与思想启蒙的双重功
效。在沙汀的小说中，既有对人物的阶级性评价，
也有对人性的挖掘。既有对社会黑暗的批判，也有
对大众的思想启蒙。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将
政治革命和民族性格的改造、重建相结合，这或许
正是沙汀的创作特色和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王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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